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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回第十回  蔣青巖堅辭坦腹　袁太守強贅乘龍蔣青巖堅辭坦腹　袁太守強贅乘龍

　　詞曰：　　誰想這姻緣，陡地胡纏。金閨久已聘嬋娟。任爾嘮叨心不轉，與石同堅。計就假相扳，酒改如官。把人沈醉在樽

前。扶入洞房如夢裏，兩不相干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右調《浪淘沙》
　　且說伴雲那小廝，因望見前街上跳獅子，便悄悄撇了蔣青巖，從人空裏躋去觀看，及至回來，不見了主人，四下尋覓，絕無蹤

影，心中想道：“莫不是相公先回下處去了？”急急奔到下處，不見主人。伴雲急得跌腳，只得拉了兩個院子，一路同到前街後巷，
高聲大叫道：“相公！相公！”叫了半晌，沒人荅應，伴雲向院子道：“看燈的相公甚多，恐我家相公一時聽不出我們大家，叫蔣相公
纔是。”說罷，一齊又叫道：“蔣相公，蔣相公。”整整叫了一更天氣，那裏有半點影響。內中有一個院子道：“相公又不是小孩子，
難道這等大路就不認得回來，只怕弄出甚事來，被人拉去了。我們且回去，明早再作道理。”又一個院子埋怨伴雲道：“你這貪玩的
孩子，滿街上都有燈，跟著相公也看得，為甚撇了他，包你明日有三十個竹片打哩。”伴雲聞言，急得哭將起來，三人只得且回下
處，和衣睡倒。

　　到雞鳴的時節，聽得外面打門，院子忙忙起去開門，卻是蔣青巖回來了。覺得滿身香氣，全無怒意。只問道：“伴雲可曾回
來？”院子道：“回來了。小的們又四處找尋相公一回，不知相公在那裏？”蔣青巖也不做聲，走到房中，從新脫了衣服去睡，睡在枕
上，想道：“夜來這段姻緣真是奇遇，只可惜我有大事在身，不能久留，不然竟可與蘭英時常往來。”又道：“那婦人雖在我身上多
情，卻不是個正氣的人，萬一被他家人曉得，豈不弄起醜來，到不如做個一宿之緣，從此丟下了吧。”這蔣青巖雖是這等想，怎奈
色能迷人，終是割捨不下。睡到日中纔起來，又同媒婆去看了幾家女子，回到下處。吃過晚飯，坐到一更時分，也不帶伴雲，竟自

一個換了新衣，分付院子道：“我在這不遠一個人家閑談，恐回來遲，你們在下處看守行李，不必跟隨。”說罷，竟獨自一個從黑影
裏望皮別駕後門首來。怎奈天氣尚早，裏面無人炤應，蔣青巖只得又到前後街上混了一會，聽得譙樓上已是一更盡了，然後轉來。

那青衣女子已站在後門外等候，見蔣青岩到了，忙請進去，二人竟往蘭英臥房中來。蘭英接住，歡喜非常，捏著蔣青巖的手

道：“郎君真信人也。”當夜枕席之歡，極盡情態，蘭英將紫玉鳳釵一枝、玉硯二方贈與蔣青巖作表記。二人睡到雞鳴，依舊送蔣青
巖出來。蔣青巖回到下處，梳洗完畢，閑坐一會，又有幾個媒婆來請去相親。蔣青巖道：“春光和暖，正好在街市上看看光景，不
必僱轎。”只叫伴雲相隨，同了媒婆步行，到各處相了一回，都不中意，眾媒婆各自散去。
　　蔣青巖主僕二人在街上閑步，忽聽得鳴鑼響道，眾店一齊收了招牌，說道：“太爺來了。”蔣青巖聞得，走到一個古董店門首站
了，讓他過去。那職事過了半晌，方纔是一把黃傘，罩了一乘四人顯轎，轎上坐了太守。那太守在轎上，一雙眼不轉睛地將蔣青岩

看了一回，忙喚一個皂隸分付道：“你可去問那古董門首站的那位少年相公姓甚麼，住在那裏，即便趕上來回話。”那皂隸領命，忙
走到古董店前，看著蔣青巖說道：“小的奉本府太爺之命，來問相公尊姓，尊府何處？”蔣青巖不知為甚緣故，又不好欺他，只得炤
直答道：“我姓蔣，是建康人，下在瓊花觀又玄房內。”那皂隸問古董店上借了紙筆，記寫明白，飛奔去回覆太守不題。
　　卻說蔣青巖見太守問他的姓名，心中著寔疑惑。回到下處，正分付院子收拾早飯，只見先前那皂隸手中拿了一個名帖，忙忙走

進下處來，向蔣青巖道：“小的奉太爺之命，請相公進衙一會，有名帖在此；還有小轎一乘，在外伺候，求相公即便起身，太爺在
後堂等候。”蔣青巖叫伴雲接上名帖來，看那帖子上面寫著“即刻候教”，下面寫著“通家侍生袁直拜。”蔣青巖看了名帖，向那皂隸說
道：“我與你太爺素不相知，可知請我做甚？”那皂隸道：“小的不知，相公自去相見便曉得。”蔣青巖見那袁太守請，料非惡意，便
寫了一個“憐治晚生”的帖子，吃了飯，帶了伴雲和一個院子跟隨，坐了轎子，竟往太守衙中來。
　　原來這袁太守是隋朝上柱國韓擒虎的外甥，山西平陽府人，登第未久，借母舅的勢力，不上數年便做到揚州太守，為官到也清

廉，只是性氣剛直，他要行的事，別人一毫也違他不得。因此，這揚州人起他一個混名，叫做袁鐵鎗。說休饒舌，卻說蔣青巖到了

太守衙門首，那皂隸請他到後衙門外下了轎，左右隨即傳梆，忙忙開門，請蔣青巖進去。那袁太守笑臉相迎，攜著蔣青巖的手同到

堂上，敘禮安坐畢，蔣青巖打一恭道：“晚生素未登龍，忽蒙臺召，不審有何見諭？”袁太守道：“學生日勞吏事，不知高賢辱臨敝
治，有失迎迓。適喜從途中望見芝宇，真如鶴立雞群，玉山炤目，特專刺奉迎，欲一領清談，幸勿以俗吏見棄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晚生
一介書生，纔疏學淺，謬蒙青盼，但恐有負老先生知人之明。”袁太守笑道：“足下太謙了，敢請尊號？”蔣青巖道：“賤字青岩。”太
守又細問蔣青巖的家世門第，蔣青巖一一說了。袁太守道：“原來令尊就是陳朝大司馬蔣公，學生失敬了。不知足下尊庚幾何，曾
有家室否？”蔣青巖道：“賤庚今年二十，已曾聘下，尚未完娶。”袁太守又問所聘何人，幾時完娶，蔣青巖道：“家岳乃前朝湖州刺
史華某，吉期約在春末夏初。”袁太守聞言不語，分付左右擺上酒席，賓主二人對飲，飲酒中間說了許多古今成敗及眼前時政。袁
太守見蔣青巖少年博學，而且氣度軒昂，語言清奇，心中甚是歎羨。即屏門內立了許多內眷，一個個都偷眼看蔣青巖的人品。飲到

更闌，蔣青巖起身告別，袁太守再三相留，蔣青巖只得又坐下，袁太守道：“學生敝衙門今日有一件訟事，甚是難斷，要請足下替
學生想個斷法。”蔣青巖道：“老祖臺明比神君，自能片言折獄，何以過問書生？”袁太守道：“學生寔寔躊躇不決，足下休說套話。
”蔣青巖道：“不知卻是一件甚麼事情？”袁太守道：“本地方有一個書生，先曾聘了一個貧家之女為妻，未及完娶；後又聘了一個富
家之女。于今那貧女之父告到學生案下，道那書生停婚再聘。那書生道，是那富家勢逼為親的，那富女之父也投了一張詞來，道他

女兒情願讓貧女為姐，他肯甘做妹子，若不依從他，他便終身不嫁，大家爭論。此事如何處治？”蔣青巖道：“此事果費躊躇，況斷
離一事，從來為民上者所不忍為。聽那富女之言，不覺可憫，依晚生的愚見，還是將貧富兩家之女都斷歸那書生，只以受聘之先後

分大小便了，不知老祖臺意下如何？”袁太守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學生本意也是如此，明日就依這主意審決便是。”又飲了一會，直到
二鼓方散，袁太守仍舊分付先前的轎子，送他回寓。按下不題。

　　再說這袁太守，有兩兒一女，兒子尚幼，女兒年已十六，因是八月十五日生的，名喚秋蟾。這秋蟾小姐生得如花似玉，德性賢

良，又且聰明伶俐，知書達禮。袁太守夫婦愛之如寶，幾番要替他擇婿，絕沒個中意的。今日忽然撞見蔣青巖，滿心歡喜，便是那

袁夫人在屏門後張見，也十分中意，都要將秋蟾小姐招他為婿。怎奈聽蔣青巖已經定親。夫妻二人著寔躊躇不舍。袁太守道：“不
妨，不妨，我自有主意。”至次日，喚了四個官媒到內衙，分付道：“你四人可到那瓊花觀又玄房，去見那建康蔣相公，說本府有一
位小姐，要招他為婿，一切財禮不煩費得。他若准之時，重重賞你；如若不准，也速來回話。”
　　四個官媒領命，飛奔來到瓊花觀內，找到蔣青巖下處。這蔣青巖此時真個是：

　　紅鸞天喜心相炤，願與仙郎較合歡。

　　那李半仙之言，真個不差。四個官媒一齊向蔣青巖磕了頭，便將袁太守著他四人來說親的話說了一遍。蔣青巖道：“我昨日已
向太爺說，我已聘了華老爺的小姐，只在目下完婚，怎生又有這番說話？你四人可去多多拜上太爺，道我已經有親，此事斷難從

命，容日後負荊請罪便了。”官媒道：“蔣相公莫要錯了這頭美親，袁老爺是黃堂太守，又是當朝上柱國韓老爺的外甥；那袁小姐生
得千嬌百媚，直賽過蕊宮仙子、月殿嫦娥，德性又好，文纔又高，尋常多少公子王孫，要問他一聲也不能夠。于今太爺反來求相

公，相公何以不允？且大人家兩妻的甚多，這礙著甚事，求相公允了的好。”蔣青巖只是搖頭道：“做不得，做不得。”四個官媒又再
四求懇，見蔣青巖再不轉口，只得回覆太守。

　　袁太守聞言不悅，道：“這癡子，難道我現任的太守，到不如林下的刺史麼？”又分付四個官媒道：“你們再去向蔣相公說道。若
是蔣相公不肯依從，便炤依昨日那斷官事的主意便了。”那官媒只得又到蔣青巖身邊來，將袁太守方纔之言說了。蔣青巖聽了，暗



暗驚道：“原來他昨日說的那件官事，是借來套我口氣的。”向那官媒道：“你和太爺說道，太爺是巍巍太守，不比那打官事的人家，
我已心感太爺之情，不必苦苦相強。”四個官媒又來復命，袁太守怒道：“你們去吧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裏面夫人聽得，忙出來問，袁太
守道：“他竟不肯依從，于今我也不去求他。”又向夫人耳邊如此如此說了一會。夫人點了一點頭，進去了。
　　袁太守分付左右，打轎到瓊花觀去拜蔣相公，左右連忙擺了職事，請太守上轎，竟往瓊花觀來。那衙役先將拜帖投到蔣相公下

處，眾道士忙忙開了大殿，擺下兩張椅子，一齊出門迎接。不半晌，袁太守到了，蔣青巖走到門外迎住，一同到殿上見了禮，賓主

二人坐下。袁太守故意笑道：“適間冒瀆尊聽，抱罪良多，不意足下心如鐵石，可敬，可敬。”蔣青巖謝道：“蒙老祖臺高誼，晚生銘
刻難忘，方命之罪寔不得已，正欲負荊階下，不意大駕先臨，望乞寬宥。”袁太守道：“即此一端，足見足下人品，學生方且自愧，
何敢見怪！今日署中紅梅大開，學生恐足下寓中寂寞，特備一卮，欲屈足下同賞，幸即命駕。”蔣青巖心中因卻婚一事，恐他有
計，再三推辭托故。袁太守道：“想是足下怪學生不曾莊啟。”隨即分付隨身的書吏，補上一個六葉的請啟來。蔣青巖見袁太守如
此，只道他是真誠，不得已說道：“既然老祖臺決意相召，晚生即當趨赴便了。”袁太守喜道：“如此方見我輩忘形之交。”又說了幾
句閑話，方纔起身。臨上轎時，又著一個門子在此，候蔣相公同去。

　　蔣青巖果然分付院子僱了轎，起身到太守衙中去。不一會到了。那袁太守依舊歡天喜地相迎，這日衙中的酒席十分齊整，兩班

子弟合唱。蔣青巖到未半晌，便吹打坐席，席間就是主客二：人。那袁太守是山西人，酒量極大，和蔣青巖兩人先還是小杯，到撤

席之後，便喚了大犀杯。袁太守也不看戲，將兩席合做一席，守住蔣青巖，要杯杯見底。怎奈蔣青巖的量只中平，那裏對得袁太守

過，吃了半晌，早已醺然大醉。袁太守又再三強勸，只得又吃幾杯，把蔣青巖醉得如泥，睡在椅上。袁太守分付戲子回去，又叫過

蔣家的院子來，說道：“你主人醉了，不能坐轎，留在我的衙中宿了，你們明日來接吧。”那院子只得回去。
　　袁太守見眾人都散了，分付將宅們緊閉，衙內走出二三十個丫頭、養娘來，手中捧了新衣花紅，走到蔣青巖身邊，一齊動手，

替蔣青巖換了一身新郎的衣服，披紅插花起來。又有兩個官媒在旁唱禮撤帳。眾丫頭、養娘七手八腳，扶的扶，抬的抬，竟把蔣青

岩送到秋蟾小姐的繡房中來。那秋蟾小姐也是濃粧艷服，新娘打扮。袁太守夫婦分付官媒扶蔣青巖同秋蟾小姐坐帳，此時蔣青巖正

在醉鄉，那裏曉得人事，任他們撮弄。坐帳已畢，兩個官媒便先送蔣青巖在小姐床上睡倒，將繡房倒扣了，他們各自散去，只有小

姐房中兩個丫頭輕綃和岫雲在門外伺候。那秋蟾小姐終是個女孩兒，動也不動，坐在花燭之下。

　　蔣青巖在床上鼾鼾熟睡，直到天明方纔清醒，口中叫道：“伴雲，遞尿鱉來。”叫了幾聲，不見人荅應，睜開眼睛一看，只見鴛
衾繡枕，錦幔牙床，不覺大驚道：“中計了。”連忙掀開帳子，看見一位佳人，千嬌百媚，端坐在床前。蔣青巖急急穿上鞋子，要往
外走，怎奈門兒反扣，只得叫道：“開門！開門！”外面輕綃和岫雲答應道：“天氣尚早，姑爺請再睡睡。”蔣青巖聽了，一發焦躁，
如坐針氈。又過了一會，那官媒和養娘們纔來開了門，捧進湯水來。蔣青巖便要往外走，那官媒道：“蔣相公，前面是夫人及小夫
人們臥房，出去不得。”蔣青巖沒得計較，只是亂嚷。此時袁太守夫婦已梳洗完了，同到女兒房中來，蔣青巖見了，也不待袁太守
開口，便嚷道：“老祖臺為人公祖，怎生陷人于不義？若決要強逼為婚，我便撞殺在此。”袁太守冷笑道：“你真是個癡子，我本堂堂
太守，情願將千金小姐招你為婿，也不玷辱了你。你若依從，我與你便是翁婿；倘若因辭，我便叫人將你拿住，你的罪名卻也不

小，你還自己三思。”蔣青巖聽說，啞口無言，心中想道：“我此來單為柔玉小姐和岳丈的事，若不從他，似此光景，料他不肯輕輕
放過，萬一他將不義之名冤賴于我，那時我便說得明白，也耽遲了日子，豈不誤了大事。于今沒奈何，只得應承了他，再作道理。

”躊躇已定，向袁太守說道：“既蒙老祖臺決意見愛，待晚生權時定下，候晚生與華小姐成親之後，再來完娶，不知可否？”袁太守聞
言道：“此說也還通得，只不知異日華小姐與小女怎生相稱？”蔣青岩道：“老祖臺已有公案在前，只作姊妹稱呼便了。”袁太守嘎嘎
笑道：“這也使得，我便依你，你可將隨身之物留一件在此作聘。”蔣青巖想了一想，無甚物件，止有金簪一枝，是他父親的遺物，
常帶在頭，只得除將下來，遞與袁太守，道：“晚生身邊並不從帶得甚物件，止有此簪，乃先君遺物，權留作聘，異日再備六禮，
如何？”袁太守道：“既是令先尊的遺物，一發妙了。”連忙接到手中，遞與秋蟾小姐收了，便攜了蔣青巖的手同到廳上，分付官媒鋪
下氈子，袁太守夫婦每人受了蔣青巖兩拜，夫人便進內去了，以新炤依翁婿禮坐下。

　　此時伴雲和院子已在門外等候，袁太守留蔣青巖吃飯，飯罷起身，回到下處。蔣青岩想起夜間之事，不覺大笑，喚一個老年院

子到眼前，將袁太守昨夜的行止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“我偏生這般冤孽事多，我想揚州的女子也只中平，料沒有絕色。我在此一刻
千金，華老爺在京不知怎生懸望，我不如明日去辭袁太爺，往建康去走一遭，再作商議。”院子道：“相公之言極是，但那華姑老爺
處，須是相公寫一封書，差一個人先去安慰他一番，說道此處有些光景，不久就到京；再修一書去囑李半仙，托他周全，如此方

妥。”蔣青巖道：“你言有理，我今日便修書，明日就打發人去。你可到外面伺候，若有媒婆到來，你們只管先去看，倘看得中意，
再來請我。”那院子領命去了。蔣青巖在房中休息了一會，然後打點修書，備了一封厚禮，去送李半仙。忙了半日，書禮完備，就
叫一個院子過來，著他進京去看華刺史，分付明白，與他二十兩銀子作盤纏，叫他明早起身。天氣已晚，伴雲上進燈來．蔣青巖坐

在房中，想起昨夜不曾到沈蘭英那裏去，今夜要去別他。正思想之間，只見伴雲來說道：“外面有一個丫頭要見相公。”蔣青巖知是
蘭英使宜春來了，忙道：“悄悄喚他進來。”只見那女子輕輕走到跟前，果然是宜春。那丫頭手中拿了許多東西，悄悄向蔣青巖
道：“蔣相公，俺家蘭娘多多拜上，問相公昨夜為甚不去，蘭娘直等到雞鳴纔睡。請相公今夜早些過去，這是蘭娘送與相公用的沉
香、芥片、青果、松子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多謝你蘭娘厚惠，我昨夜因有事失約，今夜必來。”蔣青巖取了一塊銀子打發宜春，說
道：“你且先去，我隨後就到。”那宜春去了。正是：
　　世間色是心頭賊，男女相逢不肯休。

　　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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